
（1）我和自我的产生

在前面的小节中我已经谈到了：自身与自身的同一性是无形式绝对同一性的显现。例如，“A 是 A”就是绝对同一性的显

现。其实，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也是自身与自身同一性的显现，自我意识的这种同一性是真实的同一性（真实的具有

无形式的三个作用），而“A 是 A”是语言世界中的同一性，是缺少真实的动力作用和显现作用的同一性，是一种“模拟”
的同一性。因为语言世界是一个“纯”的隔离世界。然而，我们通过理解“A 是 A”的同一性，反而能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的

同一性。

我们考察一下“我”，对于“我”来讲，意识里的所有事物都是“我”的，都属于我，意识也是我的意识。而意识里的所有

事物都属于意识，因此，“我”也属于意识。我不仅是意识中的内容，也是意识的承载者，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体现

了意识与“我”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意识和“我”是属于同一级别的事物，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下两个概念：自我和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指实际的自我的意识，而“自我”是自我意识的概念，自

我属于“我”。

从无形式角度看形式：

1）从隔离的角度看形式，“我”是实体，从而能够说“我是什么”，这是实体的我。

2）从动力的角度看形式，“我”是主体，从而能够说“我做什么”，这是主体的我。

3）从显现的角度看形式，“我”的本质是“自身与自身的同一”，从而能够说“我是我”，这是本质的我，本质的我就是自

我。

我们看到，“我”和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考察一下：人的意识是如何显现出其自身的同一性的，也就是，自

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回到无形式作用论本身，用无形式作用论来探索这个问题。首先要按照意识显现的

内容把意识分成三类：

1）显现内容的意识：就是意识直接显现的内容，例如，纯粹的颜色感觉（红的感觉）、声音的音色、疼痛的感受等。

2）动力内容的意识：意识显现的是人的身体、情感活动或思维活动的内容。

3）隔离内容的意识：意识显现是语言概念的内容。

人的记忆可以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Atkinson & Shiffrin, 1968）。我们人类可以使用记忆来实现“意识显

现出其自身的同一性”，从而形成自我意识。

对于显现内容的意识，当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这个事物作为显现内容就会进入记忆，不仅如此，看到这个事物时的

意识，也会关联着这个事物而被记忆（否则，我们将不会记住自己看到的事物是不是自己看到的），我们把与这个显

现内容关联在一起的意识称作“a”。当这种意识（a）进入瞬时记忆后，显现着的意识就有机会从瞬时记忆中获得意识 a
（其实是一种记忆的重现，后面会有详细的解释）。也就是说，现在显现着的意识就能够显现作为意识的 a，从而实现

了意识对记忆中的意识的显现。由于它们都是同一个人的意识，这也就实现了“意识显现出其自身的同一性”，从而产

生了自我意识。这是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由于人们没有找到自我实际对应的对象，所以，人们有时会混淆自我作为

概念和自我对应的实际对象的不同，有时会不加区分的使用，从而导致混乱。我们现在找到了自我对应的实际的对象

就是“显现出自身的同一性的意识（自我意识）”，因此，我们就把自我作为这种意识的概念，以免混淆。注意，“显现

出自身的同一性”和“自身拥有同一性”是不一样的，每个具有隔离性的事物都拥有同一性，但是不一定能显现出自身的

同一性。

不过，这个自我意识是瞬时性的，只有这个人在观看事物的瞬间才能显现出来而被感觉到。这样，这个自我意识也是

模糊的、微弱的，即便是成年人也是这样。除非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和显现内容关联在一起的意识很明显（比如，这个

被观看的事物让人很震撼或印象深刻），才能形成稍微明显的自我意识。如果这个事物的显现内容进入了短时记忆或



者长时记忆，那么，形成的自我意识的持续性和强度就会得到一些增强，因为意识 a 能够更稳定地存储。但是，由于

意识 a 和现在显现着的意识都是显现内容的意识，它们两个意识太具有同质化，因此，很难分辨出那个关联的意识 a，
自我意识的感觉也就不是很明显。这种自我意识也是一种关联具体事物内容的自我意识（当然不如语言性的概念清晰，

因为它们更具有清晰的边界和含义），需要具体的事物才能实现，这一点同样也使得这种自我意识具有模糊性。这种

基于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是自然的、非概念性的自我体验。

当一个婴儿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拥有的世界，他看到的事物就

是他的，他和这个世界就是一体的（James, 1890）。婴儿看到的世界被直接显现，并未区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界限，

而是直接体验一种“世界是自己的”感觉。这时婴儿只有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随着这个婴儿不断的和外界互动，使用

自己的身体去行动或改变一些事物，这时他就会发现有些事物是自己不能够改变的。这一发现使他开始意识到有些事

物并不是属于他的，这就导致他对“自己”与“外物”有了初步区分。这种体验并不依赖语言，而是依赖他在互动中的具体

行动和反馈。这些动力内容的意识是不同于以往的显现内容的意识的，它是婴儿自己的活动引起的意识。他的动力内

容和与动力内容相关的意识会进入瞬时记忆，和显现内容的意识一样会产生自我意识，这就是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

不过这种动力内容的意识产生的自我意识要比显现内容的意识产生的自我意识要清晰，因为动力内容的意识比显现内

容的意识有很大的区别，它不仅包含显现内容，还涉及一种行为动机和自我引发的活动，它更具明确性和主体性。

但是这种自我意识也是一种初级的自我意识。甚至许多的高级动物就有这种自我意识，例如，有的动物能知道镜子中

的动物就是它自己（例如，海豚和类人猿）（Gallup, 1970），这也是这种动物通过在镜子前不断的做出各种动作而认

识到的。再例如，有的宠物狗能够向主人表演过去了一段时间自己所做的事情。这明显是有了这种动力内容的自我意

识，这是狗在用自己的身体的活动来表现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并同时也表现出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不是语言

概念上的自我意识，它是一种具体活动基础上的自我意识，是具体活动的自我意识。因此说，这种自我意识是不灵活

的，不容易转移到新情况，需要具体的活动才能实现。这种自我意识的形成依赖于身体活动的直接体验，难以通过纯

粹的内在思考或抽象概念来实现。因此，这种自我意识通常只能在相对具体的情境中得到体现，而无法自由地应用到

抽象问题中或复杂推理中。

随着这个婴儿不断的成长，他的语言也在不断的发展，语言符号出现在了意识当中了。语言符号是灵活的，不需要回

忆起某个复杂的事物或自己的活动，从而能轻松的运用这些符号。在婴儿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会不断的叫他的名字。

这样的一个名字也会和听到这个名字时的意识一起被存入记忆中。一开始是记忆到瞬时记忆中，随着父母不断的重复，

这个名字会记忆到短时记忆中，最后是长时记忆中。这也是一个显现内容的意识，当再次听到这个名字时，也会显现

为微弱的自我意识，这是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不过随着大人不断的重复，这种自我意识也就会增强。更重要的是，

当父母叫他的名字时，会给他一些确认，比方说，给他喂奶，给他玩具，让他做一些动作等等。父母通过一些具体的

互动行为强化了名字与婴儿的关联。这种互动涉及到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婴儿在听到名字时，不仅记住了声音符号，

还通过回应性动作（如转头、靠近）与名字建立联系。父母进行呼唤并给予积极的反馈，使婴儿在身体活动中逐渐意

识到“这个名字是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婴儿对名字的认知从显现内容逐渐发展为动力内容的认知，因为他通过活

动逐渐体会到名字与他的直接联系。这样其实是在使用动力内容形成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来加强他的自我意识。其实

宠物狗也能做到这一点，当主人叫狗的名字时，狗就会走过来。婴儿通过名字能够识别自身，不需要回忆具体的事物

或活动即可体验到自我意识。语言的灵活性使这种自我意识更加普遍化和抽象化，不再依赖于特定的情境或行动反馈，

而可以在任何听到名字或提到自己的情况下被唤起。名字作为一个稳定的语言符号，使婴儿能够在不同情境中形成一

致的自我意识（Vygotsky, 1978）。

然而，人与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能够使用自己的名字进行交流。等这个婴儿到了幼儿期会说话的时候，一开始他

并不会用“我”来表达，而是用他的名字来表达（或者省略他的名字），并且还要辅助一些动作，比如，杰克想要玩具。

这些都说明，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和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都在起着作用，但这时的自我意识仍然与特定的体验和活动

联系在一起。随着不断的交流，具体的人的名字也显得复杂，要简化到不能再简化为止，那就要使用代词“我”。人的

名字已经指向了这个人本身，为什么还要简化为“我”呢？这说明，人的名字并不能代表“自我意识”，那个“自我意识”
只是关联在了人的名字中了而已，只有在人回忆具体名字时才会产生自我意识。这样的一个简化，其实是把“自我意识”



和人的名字分离开了，虽然它们也是有关联。与名字的简化分离之后，自我意识不再依附于特定的符号，自我意识逐

渐脱离具体经验和活动，发展成一个抽象、稳定的概念实体（自我）。这表示从第三人称视角（“名字”）到第一人称

视角的转变。这是动物做不到的，因为它们没有语言系统。

但是，这时的幼儿首先关注的并不是自我（本质的我）和实体的我，而是主体的“我”：我能得到什么，我做什么等等。

这时“我”的概念是较为直接和经验性的，代表的是一个操作性的主体。这时的自我意识还是与他的行动和体验紧密联

系的。这时他还没有反思能力，而实体的我和自我的概念需要反思才能获得。也就是，从“我做什么”过渡到“我是什么”，
再过渡到“我是我”。至此，自我真正的成为了自我（我是我），也就是，我们用语言概念“自我”来表达了那个真

实的自我意识，真实的自我意识就成了作为概念的自我。我们看到，“我”的概念先于“自我”而产生。这是因为，相比于

自我，由于不需要反思，“我”的概念更容易产生。这种演化路径说明了自我意识从具体、被动、体验式的关联逐渐走

向抽象和独立的“自我”概念的过程。

意识只有在自我意识中，才使我们能够形成“我”的概念。否则，意识只是单纯的显现，意识本身根本不会显现为“我”，
意识并不必然地认识到其本身是一个“我”，意识并不自动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我”。正是自我意识的出现，作为意识的同

一性的显现，使“我”的概念成为可能。从语言的角度讲，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概念，才使得意识在自我意识中，被标识

为语言中的概念才成为了作为概念的“我”。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中，在不考虑自我意识的同一性的情况下，这个

意识就是“我”。“我”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单纯的意识的概念，是对意识的直接指称。有了“我”的概念后，“我”便能

够单独使用了。最重要的是“我”能够自由的使用了，这允许抽象的思考、计划和自我反省。

我和自我的区别是：自我是本质的我。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我”的概念，因为“我”来源于意识对自身的直接确认。

“我”则是指既可以显现出同一性，也可以不显现出自身同一性的意识。一个人“有意识”，不一定是自我意识，例如，一

个人在思考问题，这个时候他是有意识的，他在有意识的思考问题，但并不能说这时他有自我意识。“我”作为概念就

是指“他在有意识的思考问题”中的意识。因此，自我所指的实际的意识要比“我”所指的实际的意识更具体，所以，作为

概念的“我”要比作为概念的自我更基本。也就是说，自我属于“我”。就像实际的人比实际的动物更具体，但作为概念，

动物比人更基本。

有了“我”的概念，需要通过反思才能够获得自我的概念。例如，“我是好人（实体的我）”，通过反思（主体的我）

就会获得“好人这个属性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反思就会强化“我是我”这样一个同一性。反思成为“自我”概念

形成的关键过程，使得“我”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指称，而是带有“自我”属性和同一性的自我，这就是“本质的我”。

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既包含了意识本身的显现功能，也通过“我是我”的确认实现了对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化，使

得“我”不仅仅是意识中的符号，而是拥有了“自我”属性的完整个体。

当自我意识通过“我是我”（也就是通过这种反思）这种同一性在意识中被显现出来，就使得我指向了我，从而产生了

自我的概念。当意识具有了同一性，就成为了自我意识，同时自我意识也是意识。此时，自我就是“我是我”，自我就

是我，我就是自我。也就是说，此时本质的我（自我）、实体的我和主体的我就成为了无形式三位一体。

前面从无形式角度看形式对“我”进行了考察，明确了“我”的概念后，我们从形式角度看无形式来考察一下“我”：

1）从形式角度看存在：意识里的所有内容，其实都表现为一种意识，由于“我”就是指意识，所以，意识里的内容作

为意识就是我。这样，“我”就成了意识内容的根据，也就是所有的意识内容都是“我”，都属于我。“我”本身作为实体，

也是自身的根据，具有独立性的存在。

2）从形式角度看自由：“我”也是所有意识的原因，所有的意识内容都是“我”产生的，“我”产生的所有内容都成为了我

的内容。“我”本身作为主体，也是自身的原因。

3）从形式角度看透明：“我”具有敞开性，就是敞开自己的同一性的本质，而透明的显现出来。“我”自身敞开自身的本

质。



“实体的我”（是什么）的根基是“我作为根据”；“主体的我”（做什么）的根基是“我作为原因”；“本质的我”（是我）的

根基是“我作为敞开”。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最终指向了同一个多维度的、统一的“我”。

通过反思，自我会不断的得到强化，自我概念会变得更加清晰和稳定，随着自我的强化，自我意识也会得到强化。随

着我们对自我意识不断的加强，当自我意识的实际经验在人的意识中非常清晰而又确定的时候，自我意识也会被确定

的记忆而被存储。这一记忆化过程赋予了自我意识一种独立于当前活动的存在形式。这样，我们的大脑就可以通过记

忆直接显现这个存储起来的自我意识。从而不依赖任何的经验和活动，直接的通过作为概念的“自我”来获得自我意

识的真实经验，从而实现一种概念上的即刻显现。比如当我们想到“自我”这个概念时，就会直接的在大脑的记忆中

获得自我意识的真实经验。在这种记忆化的基础上，自我意识不仅仅是意识的一种情况，而是成为了一种独立存在的

实体。虽然，“我”一般作为主体和实体来使用，但是，随着人的活动和思维，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主体的我、本

质的我和实体的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当我们想到“我”时，有时也会获得自我意识的真实经验。

我们看到，自我意识的实现的过程，至始至终都有“符号”的作用：具体的事物作为符号，人身体的活动作为符号和人

的名字作为符号。这些符号在自我的实现过程中，都有同一性的现象，既我们在意识中把记忆中的符号提取出来作为

真实的事物时，记忆中的事物和真实的事物就统一成了同一个事物，同时意识也取得了同一性，而成为了自我意识。

虽然，最终自我分离了出来，但是自我意识（现在的意识显现记忆中的意识）要想表达出来仍然需要语言符号：我是

我（“是”是显现的意思）。“我是我”是使用语言符号的方式表达的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我是我”是自我意识的形式，这

种形式就是自我意识的本质。也就是说，语言使得自我意识的这种同一性的本质得到了表达。虽然自我意识可以作为

一种体验存在，但通过语言将其转化为“我是我”的形式后，意识才真正实现了对自身的明确确认，这一过程使得意

识不仅仅是一个流动的现象，还成为了一个可以被固定认知的存在。从而让自我意识在意识中成为可识别的、具体的

存在。语言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表达工具，更是它的本质得以显现的关键手段。虽然其它的动物可能有一定的自我意识，

但是它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对于主体的我，可以表达为：我做什么。对于实体的我，可以表达为：我是什么。对于本质的我，可以表达为：我是

我（这也是“A 是 A”类型的同一性）。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自我意识是语言性的（它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其本质）。

但是，由于真实性的三个无形式作用的存在，我们的意识不仅能直接显现出“我是我”这种本质，而且能直接转化成实

际的自我意识。但是显现不出其它的“A 是 A”，只能显现出“A 是 A”作为语言符号的理解。也就是说，“A 是 A”的其他

实例仍然是语言世界中的概念性理解，缺乏像自我意识的直接经验现实。也只有自我作为“自身是自身的同一性”能真

实的显现。也就是说，自我是“A 是 A”唯一能够真正显现的实例。这就是自我和“A 是 A”的关系和区别。自我在本质上既

是语言结构形式的，又能显现成真实的实体。这一双重属性使得自我在人类经验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从而使得自我

成为意识中既具有概念性、又具有真实性的独特显现。也就是说，这一双重属性使得自我意识不仅仅显现了意识的同

一性（直接的感知），而且使得意识把这种同一性作为本质（我是我）显现了出来。这种自我意识与符号结构的关系

也显示了自我作为语言与真实显现之间的独特桥梁。

对于一个人来讲，任何的概念都是“我”的概念，都是通过“我”形成的概念，都是“我”所理解和掌握，并能够使用的概

念。“我”作为概念体系的中心，不仅是所有概念的源头，也是它们最终汇聚之处。每一个概念都通过“我”来理解、掌握

和操作，使“我”在认知活动中真正成为主体。其实，确切的说“我”的内容应该是“我”产生的内容、“我”掌握的内容和“我”
操作的内容。这些内容都能和作为显现它们的意识关联在一起，从而可以和作为自我意识的意识而成为的概念的“我”

关联起来。因此说，“我”关联上这些内容以后才真正具有了形式的内容，从而具有了实体性，才可以说：“我是什么”。
这其实是在说，作为主体的我获得了形式的内容，从实体角度看，就转化成了实体内容，就成为了实体的我的内容。

我们看到自我意识和语言的结合产生了“我”这个概念，从而产生了一个“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我的。

然而在“我”产生的初始，“我”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形式内容的概念，在人不断的各种交互中，“我”才丰富起来。

（2）自我与同一性

前面讲的自我的同一性是指单个的同一性，这样的话，不同时间就有不同时间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而且它们的强弱也

可能不同，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自我都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我”。这意味着在不同时间上存在着多个分离的“自我”。



那么为什么这些不同时期的自我会被认为是同一个自我呢？况且，人的一生中的身体、大脑、认知和经验随着年龄的

增长会不断的变化，那么我们的意识为什么还会认为现在的自我还是和童年的那个自我是一个自我呢？也就是，自我

为什么会具有保持在时间上的连续的同一性呢？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自我意识可以作为记忆被存储，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从记忆中取出来重现。这确实增加了自我意识的一致性，但是我们亦然会问：为什么这个重现的记忆的自我意识

就是我的自我意识呢？它只不过是过去的自我而已。这依然是一个像迷宫一样的问题。自我或“我是我”这样的语言

的表达方式也能增加不同时期自我的一致性，但是，自我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同一，而且还是实际经验的自我意识的同

一。“我是我”的语言结构只是说明了不同时期的自我意识有相同的形式结构本质。形式结构相同的事物有很多（例

如电子），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它们是同一的。所以，语言上的同一并不能充分解释时间上自我的同一性问题。

我们知道，人对记忆的回忆是一种重现，就是把过去存在记忆中的内容重现在意识中，同时过去的意识也会重现，但

是这个重现过去内容的意识亦然是现在的意识，而不是过去的意识，不是从记忆中把过去的意识取出来。这样人在回

忆过去的时候，对于意识的同一性而言，就是使用现在的意识模拟出来一个过去的意识，而用现在的意识对这个模拟

的意识进行显现，从而产生了意识的同一性。模拟出来的这个意识只是因为是回忆，所以能被识别为过去的意识。这

样就把现在的同一个意识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层次：纯粹现在的意识和模拟的回忆的意识，从而使得现在的意识能显

现自身的同一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回忆过去，不管我们回忆什么时候的过去，我们的模拟的回

忆的意识都是现在的。从而产生的意识的同一性也是现在的，产生的自我意识也是现在的。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和自

我永远是现在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自我都会被认为是同一个自我。不同时期的自我是统一在“现

在”这个维度上而获得同一性的，因此说，自我就是在“现在”这个维度上获得了时间上的连续性的。这展示了“现

在”这个维度的统一性的作用，它通过把不同的事物显现在“现在”这个维度上，而把它们统一在了一起，而具有了

时间上的同一性。

在现实中，我们做了某件事或者认识到了“我是什么（比方说，我是好人）”，那么自我感就会增强，为什么？

下面我们看一下本质的我、主体的我和实体的我是否构成无形式一体转化：

1）实体的我转化为本质的我需要主体的我：当我认识到“我是好人”，那么，“好人”这个属性就是我的。这样就形成了

一个反思的模式：我是好人，好人作为属性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我是什么”和“什么是我的”其实就是在加强：

我是我。而“我是我”就是自我的本质，所以，“我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实体的确认，就会加强自我感。这也就是说，实体

的我能转化成本质的我（我是我）。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反思这样的思维，这是主体的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

说，实体的我转化成本质的我需要主体的我。

2）主体的我转化为本质的我需要实体的我：当我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我就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

是我解决的，这样也形成了一个反思的模式：“我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从而能反思“这个问题是我解决的”。所以，

“我做什么”这样一个主体的确认同样会加强自我感。这也就是说，主体的我能转化成本质的我（我是我）。我们看

到，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作为实体的我，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解决的”相反的表达就是作为实体

的我的表达：“我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3）主体的我转化为实体的我需要本质的我：主体的我和实体的我中的“我”并非天然的完全相同，并非自动的就会完

全相同。当我们做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就是由于动力的冲动而失去实体的我，从而凌驾于实体我对本人的能

力或局限性的理解之上。实体的我也会低估或高估作为主体我的行动力。这样的话，主体的我和实体的我就会有互动

性，就能够相互影响和塑造。这样的互动性最终就是要以“我是我”作为本质的“我”为目标。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下，

两个“我”就会形成一个连贯的、协调的和统一的本质的我。也就是说，它们联合在一起就会转化成本质的我。因此，

本质的我不仅仅是主体与实体自我互动的结果，更是整个转化过程中的指导原则和目标。

4）在 3）中就已经包含了：实体的我转化为主体的我需要本质的我。



5）本质的我转化为实体的我需要主体的我：“我是我”作为本质的“我”是这一自我同一性的核心，但要将其具备实际的

存在内容，需要通过实体的我来体现。这种转化需要主体的我提供动力和内容，使本质的我向实体的我具体化。这是

本质的我转化为实体的我，需要主体的我。

6）本质的我转化为主体的我需要实体的我：本质的我作为一种内在同一性和自我认知，要成为行动的主导者时，需要

转化为主体的我。为了实现这一转化，需要实体的我作为现实的支撑，使本质的我具备现实可操作的可能性。这是本

质的我转化为主体的我，需要实体的我。

这些对本质的我（显现作用），实体的我（隔离作用）和主体的我（动力作用）的讨论已经阐明了它们三个“我”能

够构成无形式一体转化。这说明三个“我”能够相互转化，具有动态的统一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不可分

割的。

实际的自我意识是显现作用，是显现的自我，而作为它的本质的自我（我是我）是语言性的，因此自我是隔离作用，

是隔离的自我。我们可以猜测还应该有动力的自我，我认为这个动力的自我就是前面讲的反思“我”的那个“我”，

也就是反思的自我，比如，我做某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是我。“自我意识”到自我概念的形成是通过反思的自我

（动力的自我）来完成的，这是一个无形式联合转化。显现的自我作为直接经验、隔离的自我作为语言上的确认、动

力的自我作为反思和推动机制，在无形式联合转化中不仅展现了各自的独特作用，也体现了三者如何在动态的自我建

构中共同作用。反过来，隔离的自我的形成使我们理解了意识的本质。

最后，用我们形成的关于“自我”的理论解释几个难题：

1）忒修斯之船悖论

这个经典思想实验说明了随时间定义身份的困难。如果一艘船的所有木板逐渐被替换，它还是同一艘船吗？同样，如

果我们身体中的所有细胞随时间被替换，我们还是同一个人吗？这个悖论突显了变化与持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分析：由于我们身体中的所有细胞随时间被替换，从客观的角度讲我们肯定不再是同一个人。但是从自我角度讲，只

要我们没有失去记忆，由于自我意识的处在“现在”这个维度中，那么我们的自我意识永远都会认为：自己还是自己。

2）分裂和融合问题：

涉及心灵分裂（分裂）或合并（融合）的思想实验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实

体，现在有两个不同的人，还是原来的人以某种方式同时存在于两者中？这些场景挑战了个人身份作为单一且不可分

割的传统观念。

分析：同样，由于自我意识的处在“现在”这个维度中，所以，一个人的心灵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实体，成为了两个不

同的人，这两个人就会各自具有各自的自我。如果两个人合并在一起而成为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只会有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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